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翁铭庆，1930年出生于天津。1948—
1951年在清华大学生物系学习，1951年考
入协和医学院医科学习，1956年毕业。分
配到解放军军事医学科学院工作，1958年
被错划为“右派”。1979年后在天津市医
学科技信息研究所工作，1985年晋升研究
员，从事信息专业工作，曾多次获天津市
科委优秀调研成果奖以及卫生部医学信息
先进工作者奖。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。   

1948年，我在大学入学考试中考取了

两所大学，分别是清华大学生物系和⠅京

大学外䈝系（医亴备取）。考㲁到三年后

如果不能进入协和学医，清华再䈫一年可

以在生物系毕业，⠅京医亴㲭与协和关系

更ᇶ切，ն生物系不如清华，所以决定上

清华。

1948年9月，我带了行李和自行车在

天⍕东ㄉ҈⚛车至北京前门⚛车ㄉ，出

我的清华三年
○翁铭庆（����ÿ���� ⩋➕）

ㄉ后就看到清华大学䗾接新生的大布标，

并有学长志愿者帮ᘉ䘱上校车。车到清华

二校门，首先看到二校门上清代军机大㠓

那Ẁ题߉的“清华ഝ”三个大ᆇ。二校门

内ᐖח是校卫队，ਣח有一小আ部。下车

之后又有㘱同学领我们办理ᇯ㠽入住和选

课。我与㘰华同班同学王企祥（同入生物

系）及机械系㘏良科、法律系张䶉ᆷ共住

ழᮻ524室。1948年是民国三十г年，所

以我们这一届学号以37为首共五位数。

学校的作息时间，由䫏༠ᦼᨑ，䫏ӝ

（现为䰫ӝ）ᛜᤲ着一座大䬌䫏，有一校

工按时ᮢࠫ。起床、上下课、➴⚟均有䫏

༠可据。⭧生的ࠐḻᇯ㠽楼都在校ഝ最北

面，ᇯ㠽前大᫽场边上的体育侶是䭫⛬

身体的好৫处，䟼面有室内⑨⌣⊐，室内

球场的楼上是一സ䐁道，学生⍇◑有⏻⎤

室，更㺓室立着一排排ᆈ㺓䫱₡，每人领

一ᢺ䫕ॉ。体育侶ই为校医室，ᇯ㠽西面

有化学侶，其ᯱ⚠楼是张肖㱾先生的丣Ҁ

室。ᖰই走过一片ṁ林是䶉ᮻྣ生ᇯ㠽。

学习最重要的大മ书侶是每天ᗵ৫之地，

古㘱的工ᆇ厅以及教授住ᆵ等处我们都䖳

少৫到。校ഝ很大，天然㋇放而又䶉䉗，

是学习的好环境。

开学伊始，生物系在生物学侶二楼大

教室开了一次䗾新会，系主任陈Ẓ等教授

都出席。新生同学有胡ሯ文、李文杰、㺱

尔立、哴永ݱ、卢世⫗、周⪋、陈流求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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ᴩ宁生、王企祥和我，共10人。我们还在

大礼堂㙶听了梅䍫琦校长的讲话。大礼堂

䟼ᛜᤲ着一个大८，上书四个大ᆇ“ሯ与

国同”，ഐ为清华建校于1911年与民国的

建立同年。

生物系大一的课程与化学系、物理系

都很相似，都是ᗵ؞课。我的课有“国文

䈫本和作文”，ᵡ德⟉先生讲授；“㤡文

䈫本及作文”，օ士ן先生᫽㋔丣讲课。

第一堂课点਽时，有一同学਽宁生，օ

先生立ণ䈤：“Born in Nanking 。”微积

分是䎥䇯➺先生授课，着西装，口㺄✏

斗，手ཀྵⳞ包快步走入教室，在黑ᶯ前߉

ᶯ书，一边讲一边来回䑡步: First order，
second order and so on。普通化学，张子

高㘱先生以四川丣一ᆇ一ਕ讲解得很清

Რ。定性分᷀化学，授课者高ጷ⟉先生是

山东人，快人快䈝，ᴮ䈤“֐们爱来不来

（上课），到时ى考及格就行了，天天

来，考不及格，来也白来”。定性分᷀实

验就ᙅ实验报੺批䈝为Repeat,又得重ڊ，

ᗵ然∄别的同学进度ធ了，如得到Accept
下一个实验。体育课马੟Տ先生ڊ可以ࡉ

（马㓖㘠㘱先生之子）教我们䐣梅㣡ẙ。

下学期᡽有本系的课。普通动物学，⊸ழ

❌先生讲课䈝༠㕃ធ低⊹。总之，课程排

得满满的，相当重，由中学进到大学，教

学方法完全不同，讲课进展也很快。上一

堂课㤕是化学课，在最北面的化学侶，下

一节微积分课在一院（今清华学堂）大教

室上课，⋑有自行车就ᗵ享一路小䐁，੖

ণ使不䘏到也只能඀到最后面৫。这两ࡉ

门课都和物理系、化学系同学一同上课。

ഐ此一开始学习很ਲ਼力，亷有⯢于྄命的

感㿹。我们用的教科书、参考书都是国外

最新出⡸的，化学为Pauling（诺䍍尔奖

获得者）著General Chemistry，微积分是

Courant的著作，定性分᷀教科书著者是

Treadwell & Hall ，书中有高ጷ⟉先生的

高∿法。经过学习，我们体会到高ጷ⟉先

生并不是啃励不上课，而是要求学生加强

⤜立ᙍ考，不能咖呹学㠼，ӵ局限于学㘱

师课上的内容。 
清华重视体育教育也很有特点，马㓖

㘠先生经常着一身白㢢西装，白㺜㺓黑领

结，⚟ㅬ㼔长㻌白䶻，精力充⋋，ㅁ容满

面。每年⭧生要在体育侶经过一次㼨身考

核，测ᨑ力、㞯和㟲的拉力、单ᶐᕅ体向

上等；还要观察有无ശ肩、㜺ḡ正直੖、

㝊ᕃ如օ。检测结果都记录在“病历㉯”

䟼，再针对每个人身体情况开出⸛正的

“处方”，如䐁步多少，单ᶐ、㚻木如օ

练之类的办法。

每天就佀在大依厅，有㩕ޫ、小、大

三个㟣团。小㟣团ԧ䖳䍥，㩕ޫ㟣团供体

ᕡ者。大多数同学都在大㟣团用佀，定Ṽ

定人，8人一Ṽ，无ἵࠣ。中ᲊ佀4㨌，由

先到依厅的同学将㨌平分到8个依⻇䟼，

主伏米依ᡆ係ཤ自取不定量，从未有㨌

���� 年 � ᴾθ翁铭庆学长൞␻঄ഴҜ侼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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多少之争。依厅前部设有小আ部出୞大㣡

生、⢋㚹✗侬等，ᲊ上从മ书侶ᖂ来ᴮ৫

Ҡ过。

除上课外，我天天ᲊ上ᗵ৫大മ书侶

学习。侶的一楼设有很大的䰵报室，全国

各地报㓨放在报ᷦ上供䰵㿸。文学院各系

及地质系也在മ书侶一ቲ。二楼ᐖ㘬是参

考书䰵㿸室,䟼面极其安䶉，用学生证可

ُ䰵参考书，长的䰵㿸Ṽ和സἵ天天඀得

满满的。ਣ㘬为普通䰵㿸室,੸开ᷦ式，

我看过《国䰫周报》，䖭有民国时期地方

࣯力的情况。书库有⧫⪳地ᶯ，校庆时参

观过，平时不得入内。

系䟼的活动不多，有时ᱏ期天我会҈

校车ᡆ僁自行车到东四表က家。从学校到

西直门一路⋑ӰѸ建筑，多是田䟾ṁ木，

空≄新勌，僁车进෾心ᰧ神ᙑ。其时，

东北国共两军战事䙀⑀㍗张，ն校ഝ生活

还㇇平稳。到10月、11月ᐢ有同学随家ই

䗱，学校䟼学生明显减少，校ഝߧ清了很

多。一个ᱏ期天，我到表က家看到ྩ正ᘉ

于ᮤ理行李，当日下午全家就҈伎机ই䗱

了。那天永庆五哥也到ྩ家，我ؙ就在表

က家ҡ૴૴的地上住了一ཌ。五哥要我㗼

日ᰙ起䎦校车䘄校，ᙅ䘏了关෾门。第二

天一ᰙ便起来৫东华门҈校车，过西直门

时见设㖞了军事路障，还有很多军人ᢺ

ᆸ，形࣯ᐢ经㍗张起来，ն我居然亪利回

到了学校。

1948年12月13日，在化学侶上张子高

先生的普通化学课，䳀䳀听到北方传来⛞

༠。起先༠丣不大，ӽ然继续上课，ᘭ然

一༠ᐘ响，张先生亷为ਲ਼᛺，讲课就中

断了。我们都䐁৫亦楼看个究ㄏ。当天下

午，国民党军队ᢺ大⛞拉到了三十六所前

（今≄䊑侶东ח）布䱥，⛞口ᵍ向化学侶

北方。为防ড险，我们都到学校ইח的建

筑内过的ཌ，我与王企祥在水利侶地上ᢃ

地䬪。王在我ᯱ边一ཌ䗇䖜৽ח未入ⶑ，

第二天一ᰙ便进෾৫，之后他就ই䗱了。

经梅校长交涉后，12月14日国民党军᫔走

大⛞，我们又回到ᇯ㠽住。ఓ后，国民党

军䘰ᆸ෾内，清华ഝ实际ᐢ经解放。12月
18日，解放军第十三军团政治部主任刘道

生签署的布੺张䍤在西校门及二校门外，

大᜿是保护学校，ࠑ解放军人员未经䇨可

一律不得入内。12月19日，一ᷦ国民党伎

机在学校上空ⴈ᯻并ђ下ࠐ仇⛨ᕩ，当量

不大，ᒨ未Ք及人员和建筑，只在地上留

了一Ӌඁ，ն◰起了同学们对国民党的更

大৽感。

12月下ᰜ，为ហ䰞系䟼的教授，生物

系同学Ӣ自ڊ了一ἥ圣䈎ṁ䘱到䎥以⛣先

生家门外，并ୡ起圣䈎快Ҁⅼ，受到䎥先

生和夫人⅒䗾，拉近了师生关系。我们又

ᤌ望了陈Ẓ先生，谈起开䚇传课䰞题，陈

先生以手᣽着⋉发ᢦ手，用㣿北口丣◰动

地䈤“֐要我↫ʽ——㣿联的瓦维⍋夫，
���� 年θ␻঄ �� ઞ年ṗ庆䘊ṗθᐜ䎭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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米ш林——那个李἞科——”，表达对㣿

联批ࡔᆏ德尔䚇传学的不解和 ᜗。

北平෾㻛围等待解放，学校组织救护

中队，生物系同学全都参加，还ᴮ到⠅ഝ

与⠅京同学一起听外Ք急救包᡾讲座。

1949年1月15日天⍕解放，北平㻛围

为ᆔ෾，䫱路中断。我们ࠐ个清华和⠅京

的天⍕同学急于回৫看看战争后的家人。

我䐏随同学出学校步行经㬍䶋ল到Ѡ台

（ᐢ解放），҈⚛车䘄⍕。到天⍕，㺇

上有地上⭫着白സ，似是有地雷的䆖੺。

我的⇽校㘰华中学ᴮ㻛国民党军作为据

点，有过◰烈的战斗，外້上留有很多ᕩ

Ⰵ。ᒨ而家中平安⋑有波及，⡦⇽都

安康。

在天⍕得⸕北平和平解放的消息。在

平⍕⚛车开通后便䎦ᖰ学校，与住在ጷ文

门内汇文中学的清华同学集合，参加了进

෾ᇓ传队。时٬隆ߜ，大家㍗ᥘ着ⶑ在地

䬪上ق也不㿹ߧ。寒假结ᶏ回校上课。

梅校长走后,ਦ企ᆉ先生为校务委员会主

任，周培源先生、੤ᲇ先生为副主任，周

培源先生任教务长。学校的教学工作有条

不㌺。

第二学期的课程多了一门普通动物

学。ഐ理学院的微积分教科书䖳难，䙲到

数学系向段学复主任申请改选了工学院的

微积分，੤ݹ⻺先生讲授。那时学生申请

䖜系、改选课，只要不䘍背校规都能得到

。䇨，䶎常人性化ݱ

1949年3月，学校号召文法学院的同

学报਽参加ই下工作团，扩充干部队Խ

解放ই方。理工学院只有个别同学报਽，

生物系的Ҁ大呿㻛批准参加。1949年4月
清华开始建立中国新民主主ѹ䶂年团，同

系一高班同学（ྩ了解我家情况）᢮我谈

话，希望我申请。我与哥哥讨论后提出了

申请，很快就㻛批准了。

一年㓗的下学期，在ᐢ经解放的清华

ഝ，ᴮ有解放军文工团来校演出，也常有

时事报੺，如҄冠华来演讲，他手䟼᤯着

俉✏，一边讲一边来回不停地从台这ཤ走

到那ཤ，一讲就是三个小时。5月1日，清

华同学在天安门对面的广场上՛立，߂雨

听了天安门෾楼上领导人的讲话。᳁假

中，北平市大中学生᳁期学习团在⋉┙北

京大学处开班，住在㓒楼的教室䟼ᢃ地

䬪，我与ߌ学院的䎥德㣣和康烈年同学为

䛫。大᫽场是我们的䵢天教室，඀着小ᶯ

ࠣ学习革命人生观、自然䗙证法等等。有

一天ॺཌ起床，大家排队边走边ⶑ৫哴ሪ

看解放军的机械化部队表演，这Ӌ装备全

都是得自国民党军队的战利品。

进入二年㓗，首先是调ᮤᇯ㠽，我和

㘰华的同班同学胡长䈊（化工）以及其他

系的䛥文杰（机械）、੤北生（电机）同

ቻ，住新ᮻ708室。选课有㤡文（二），

文੟᰼先生授课；普通物理，由ࡊ从㖾国

ᖂ来的ᖝẃ↖先生授课，采用萨本ḻ著教

科书；定量分᷀化学，严ӱ㦛先生讲授；

∄䖳解ࢆ学，ፄ之兰先生教授；还选؞了

动物切片术，⊸ழ❌先生授课，安排在寒

假中。再有全校同学在ᲊ上共同上的ᗵ

大课䗙证ୟ物论、历史ୟ物主ѹ，由؞

䍩ᆍ通先生主持请人来讲课。由于大礼堂

容不下，同学们按系别安排到各教室听

广播，我在二院教室，⚟ݹ᰿᳇，效果

不佳。

∄䖳解ࢆ学是生物系的一门重ཤ课，

ፄ先生和㭬㙀心，讲得很详细 ，同学们

⿱下都Ӣ切地〠ྩ“ፄ㘱ཚ”（㠗文ၓ先

生指导实验）。ፄ先生留学德国，对Ḁ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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਽䇽愿用德文，我们在ㆄ题时也随之应

用。除生物系卢世⫗、李䫗㥳、周⪋和我

以外，还有心理系的ᗀ联ԃ、季ᾊয、䜝

小远、张一㲩也同上此课。后来，生物

系报到时的10਽新生只余4人同班，2人
䖜৫化学系（㺱尔立、李文杰），3人ই

䗱（王企祥、ᴩ宁生、陈流求），胡ሯ

文病Ձ。

日军ঐ领清华时，ᢺ学校的➔≄设备

⹤ൿ了，复校只؞复了一个大঻㕙空≄

㖀，化学实验用⚛融化标本只能用➔侬

⚹，化学系一同学（可能是顾长立˛）编

了一副对联“不㇑定量定性全ࠝ➔侬➔

⚹；无论有机无机都需✗ᶟ✗⬦”，很是

䈉䉀。

10月1日，我们参加了开国大ި，看

到第一面五ᱏ㓒ᰇ升起。㗼年6月ᵍ勌战

争⠶发，学校号召学生参军、参干，ն也

是多以文法学院学生为主。

1950年⿻进入三年㓗，我ᩜᇯ㠽到明

ᮻ331，这年只䇨同系同学住一起，同ቻ

记得有王⌠安、周培爱。我们ቻ门䬱ᴮ㻛

᫜，ڧ走同学的㺓物，报੺了ᮻ务㛑也⋑

⹤案。؞䈫的课有中国近代史；有机

化学（ᚭ共ᆿ先生讲）；体㍐学（ፄ

之兰先生授课）；生物化学（⊸同先

生讲授）；㜊㛾学，ፄ之兰先生讲

授，当时⋑有视仁，ፄ先生设法用手

㔒ᣈਐ，形䊑地讲解㜊㛾心㜿如օ形

成。进化䚇传由陈Ẓ先生授课，ഐ当

时ᆏ德尔䚇传学受批ࡔ，⋑安排䚇传

实验，未能学习陈先生研究的䠁劬和

果㵷䚇传，很是䚇៮。我ᴮច਽ᯱ听

了一堂䫡三强先生讲的普通物理和雷

海ᇇ先生的历史课。

1951年，十世班⾵ᴮ来校，我们在大

礼堂举行了⅒䗾仪式。礼堂台上ᒅ布、Ṽ

ἵ全都ᦒ成了哴㢢的装侠，事先特别ਞౡ

ྣ生不要和他ᨑ手。那时班⾵大师只是一

个少年。

1951年春假，生物系与理学院其他系

同学到Ѡ台ߌᶁᇓ传抗㖾ᨤᵍ，我和张人

僕演过活报ࢗ。这年校运动会，我参加了

4×100米接力䎋，理学院五小系（生物、

心理、地质、数学、≄䊑）组成一队。

1951年清华40周年校庆，䘄校的生物系㘱

前䖸有⊔֙ᶮ、ဴ成后等先生，ᴮ和我们

在䈫的生物系同学ᢃ了一场排球，㘱学长

㘱将出马大获全㜌。

1951年᳁假，我到协和参加入学考

试，生物系䎥以⛣、ፄ之兰和陈Ẓ三教

授߉的推㦀信。不ѵ就接到协和的录取通

⸕，我和李䫗㥳、卢世⫗』了校车，䘎人

带行李直傦东单新开路42号文海楼学生ᇯ

㠽入住。

我结ᶏ了三年的清华生活，步入了新

的ᖱ程。

����年��ᴾ��ᰛࡓふθ

����年�ᴾ��ᰛ໔㺛ᇐふӄ天津ሉᡶ

����年ṗ庆θ翁铭庆δᐜεфᯯ天⾰学长δ����

ኀ⭕⢟ε൞㘷⭕⢟侼ࢃ合影


